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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 与普通话相比，闽南话的文读音在吟诵唐诗、复原古音古韵上有着明显的优势。 这一情
形的出现，源于闽南话的文读音系统，在韵母的分化、鼻音韵尾的分合、等呼的简化归并，以及入
声韵的存佚等方面，都远比普通话更为贴近《切韵》音系的原貌。 而这一唐韵犹存的语音系统，也
成为了我们重新涵咏体会唐诗的宝贵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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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言，“韵”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。 早在《诗经》的时代，诗人们就开始了
对于诗韵的讲求；而到了唐代之后，随着近体诗的成熟，和谐的韵字又配合着间错的平仄，使文
本型态的诗歌进一步拥有了近似音乐的韵律与美感。 然而，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，许多唐
诗在今日读起来，已经不太符合普通话的韵律了。 以杜甫为例，其自称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，在律
诗上造诣极深，但他的不少诗歌，现在读来甚至全然不押韵。 如这一首《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
后同诸公及舍弟宴书斋》：
渥洼汗血种，天上麒麟儿[ ]。 才士得神秀，书斋闻尔为[ei]。
棣华晴雨好，綵服暮春宜[i]。 朋酒日欢会，老夫今始知[ ][1]。
全诗的韵字为“儿”“为”“宜”“知”，普通话中的韵母分别为[ ][ei][i][ ]，没有一个相同。这样的
诗吟诵起来，自然显得佶屈艰涩。 但有趣的是，这首诗如果用闽南话[2]的文读音来朗诵，韵律便十
分和谐——“儿”“为”“宜”“知”四个字，在闽南话的文读系统中，韵母全部为[i][3]。 类似的例子，在
唐诗以及后代的诗歌中层出不穷。
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？ 追本溯源地看，唐诗的押韵，主要遵循的是中古时期的《切韵》
音系。 如唐代封演在《封氏闻见记》中所云：“隋朝陆法言与颜、魏诸公定南北音，撰为《切韵》，凡
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，以为文楷式”[4]。 然而，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，如今普通话的声韵系
统，已经与《切韵》音系有了很大的不同。 单以韵母系统而论，有些韵母的读音发生了分化，有些
韵目已然归并，而入声韵更是彻底消失。 除此之外，二者的等呼系统，也产生了不小的差别。 这
就导致了许多在当时合乎韵律的诗作，在今天显得龃龉不通。 相形之下，闽南话的文读音系统，
却较为完整地保存了《切韵》音系的风貌，在吟诵唐诗，复原古音古韵方面，拥有着明显的优势。
了解这其中的曲折，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领会唐诗的声韵之美，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
闽南方言。 以下，笔者便主要以杜甫的诗作为例，分别展开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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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古韵犹存，押韵和谐
从总体的趋势来看，合流归并是古今韵母演化的大势。通过对反切下字的系连，我们在《广
韵》中找出了 142 个韵母。 [5]但到了今天的普通话中，韵母的数量已经急剧减少为 39 个（包括
[ ]、[ ]两个舌尖元音）。 但必须注意的是，在归并的同时，中古不少韵母的读音却发生了分化，
可谓合中有分，分中有合。而这种现象，正是许多唐诗在今日读起来不押韵的原因。如前文所引
的杜甫诗作《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后同诸公及舍弟宴书斋》，所押的是止摄支韵。但止摄中的
“支”“脂”“之”三韵，正是中古韵母中读音分化得特别明显的一个摄。 如“支”韵开口三等，王力
先生的拟音是[ǐe]。 但根据所配合声母的不同，在今天的普通话中却分化出[i][ ][ ][ ][ei]五个读
音：多数“支”韵开口三等字念[i]，但在唇音声母后的部分字念[ei]，在知、庄、章三组后念[ ]，在
精组后念[ ]，在日母字后念[ ]。 “支”韵合口三等，王力先生的拟音是[ǐwe]，今天也分化出[uei][ei]
[uai]三个读音：大部分“支”韵合口三等字念[uei]，但在来母后念[ei]，在庄组中还有个别字念为
[uai]。 又如“脂”韵开口三等，除了分化出与“支”韵开口三等相同的五个读音之外，又多了一个
[y]（来母上声）。 “之”韵的分化情况，亦与“支”“脂”二韵类似。而在唐人作诗用韵的规则中，“支”
“脂”“之”三韵是同用的；换言之，这些分化出来的纷繁复杂，读音各不相同的韵字，在中古时期
全部可以通押。 这便导致了凡是采用止摄韵字的诗，今天读起来往往不大和谐。 这样的例子很
多，如杜甫的这一首《薄暮》：
江水长流地，山云薄暮时[ ]。 寒花隐乱草，宿鸟择深枝[ ]。
旧国见何日，高秋心苦悲[ei]。 人生不再好，鬓发白成丝[ ]。
其中，“枝”为“支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悲”为“脂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时”“丝”为“之”韵开口三等
字，在当时可以通押，但在今天却已明显不和谐了。 又如杜甫的《独酌》：
步屦深林晚，开樽独酌迟[ ]。 仰蜂黏落絮，行蚁上枯梨[i]。
薄劣惭真隐，幽偏得自怡[i]。 本无轩冕意，不是傲当时[ ]。
除了“时”之外，“怡”同为“之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迟”“梨”为“脂”韵开口三等字，情况也与《薄
暮》一诗类似。而在闽南话的文读音系统中，止摄字的读音虽然也有分化，如“支”“脂”“之”三韵
的开口字，在精组、庄组后有一些读为[u]，如“瓷”“四”“子”等字，但就总体来看，其分化情况不
仅较普通话来得轻微，而且远为规整。这些诗，若以闽南话的文读音进行吟诵，全部是合乎韵律
的。 如《薄暮》中的韵字，枝读为[zi]，时读为[si]，悲读为[bi]，丝读为[si]。 而《独酌》中的韵字，韵母
也全部是[i]。 这便极大地保持了原诗的韵律之美。
除了止摄之外，假摄的情况可以说更为典型。假摄“麻”韵，王力先生将其主元音拟音为[a]。
但“麻”韵开口三等，却分化出[i ]与[ ]两种不同的读音：精组、知组、以母后读[i ]，章组、日母后
读[ ]。故凡是押“麻”韵的诗，只要用到麻韵开口三等的韵字，在普通话中一定是不太合辙的。如
杜甫的这一首《遣怀》：
愁眼看霜露，寒城菊自花[ua]。 天风随断柳，客泪堕清笳[ua]。
水净楼阴直，山昏塞日斜[i ]。 夜来归鸟尽，啼杀后栖鸦[ia]。
其中，“斜”是精组“麻”韵开口三等字，读为[i ]，在此处便显得格格不入。而杜牧那首著名的
《山行》中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”，情况也是如此。 但是，在闽南话的文读音中，假
摄无论是开口二三等抑或合口二等，主元音全部是[a]，完全没有发生分化，显得非常齐整。 如
“斜”字，在闽南话文读音中读为[sia24]，便显得十分和谐，也无需像某些朗诵者那样，强行将“斜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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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为[ ia24]来叶韵。 又如杜甫的《对雪》：
北雪犯长沙，胡云冷万家[ia]。 随风且间叶，带雨不成花[ua]。
金错囊从罄，银壶酒易赊[ ]。 无人竭浮蚁，有待至昏鸦[ia]。
“赊”也是“麻”韵开口三等字，普通话中已经读作[ ‘ ]。 而在闽南话中，“赊”读为[sia44]，与
“家”、“花”、“鸦”等其他韵字便显得契合无间。 而梗摄的情况也是如此，如杜甫的《月夜忆舍弟》：
戍鼓断人行，秋边一雁声[ ]。 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[i ]。
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[ ]。 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[i ]。
其中，“声”为梗摄“清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明”“生”“兵”为梗摄“庚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清”“庚”二
韵在中古时期可以同用。 但在普通话中，“庚”韵已经分化出[ ]、[i ]、[a ]、[y ]、[ua ]等几种不同的
读音：一般来说，“庚”韵二等字念[e ]，开口三等字念[i ]，合口三等字念[y ]。 但在此之中，还存在
着一些个别的情况，如疑母、匣母下的开口二等字也念[i ]，见母下的合口二等字还有[ua ]（矿）的
读音等等。 而“清”韵也分化出[ ][i ][y ][ n]等读音：“清”韵开口三等，一般读为[i ]，但在知系后读
为[ ]；合口三等，一般读为[i ]，但在群母后读为[y ]；还有一些字，如开口三等的“聘”“贞”，读音变
为了前鼻音韵尾[in][ n]。这便导致了采用梗摄韵字的许多诗，今天读起来已经不合辙了。然而，在
闽南话的文读音中，臻摄的读音也基本上没有分化，除了“耕”韵合口二等读为[ ]（轰）之外，其他
全部读为[i ]。 如“声”“明”“生”“兵”的韵母，仍然都是[i ]。 除了止摄、假摄、梗摄之外，还有许多其
他的韵摄都存在的类似的情形。 限于篇幅，此处不能一一列举了。
当然，必须指出的是，闽南话文读音与《切韵》音系的韵母系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。 除了韵
部的归并之外，也有一些韵母的读音，在闽南话文读音中同样产生了分化，读起来也并不完全
押韵。 显著的例子便是杜甫的不朽名作《登高》：
风急天高猿啸哀， 渚清沙白鸟飞回[uei]。 无边落木萧萧下， 不尽长江滚滚来[ai]。
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[ai]。 艰难苦恨繁霜鬓， 潦倒新停浊酒杯[ei]。
其中，“回”“杯”是蟹摄“灰”韵合口一等字，“来”“台”是蟹摄“咍”韵开口一等字，而“灰”
“咍”两韵在中古是可以通押的，其拟音一为[u i]，一为[ i]。 但在闽南话文读音中，“灰”“咍”两
韵的读音已经发生了分化。一般来说，“咍”韵字读为[ai]，“灰”韵字读为[ue]，也有少部分读为[ui]
（堆、推）。 如“回”读为[hue24]“杯”读为[bue44]，而“来”与“台”的韵母依旧是[ai]，读起来便不甚和
谐。 又如在臻摄中可以通押的“元”“魂”“痕”三韵，这便是平水韵中有名的“该死十三元”。 其中
一些韵字，在闽南话中的韵母也有了区别。 如杜甫的《忆幼子》：
骥子春犹隔，莺歌暖正繁[an]。 别离惊节换，聪慧与谁论[un]。
涧水空山道，柴门老树村[un]。 忆渠愁只睡，炙背俯晴轩[y n]。
“繁”为“元”韵合口三等字，“轩”为“元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论”“村”为“魂”韵合口一等字，当
时可以通押。 但到了今天，不仅普通话不合辙，闽南话中“繁”的韵母为[an]，“论”“村”的韵母为
[un]，轩的韵母为[ian]，读起来同样不太和谐。这样的情况，在遇摄、流摄中也存在。就原理而言，
《切韵》音系韵母读音的分化，涉及到不同声母的匹配，元音的高化，元音开合口的变化，以及等
呼的变化等等复杂的问题，故难以一概而论。 不过，与普通话相较，闽南话文读音的韵母系统，
仍与《切韵》音系接近得多。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。
二、[-m]尾保留，诗韵古朴
与《切韵》音系相较，普通话的韵母整整少了 103 个。 很大一部分原因，即在于中古韵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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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并简省。 如江摄与宕摄，曾摄与梗摄，今天已然合并了。 但对于唐诗韵律影响最大的，还在于
鼻韵母的归并。 《切韵》音系中，鼻音韵尾有[-m][-n][- ]三个，十六摄中的“深”“咸”两摄中的舒
声韵，便都是以[-m]为韵尾的鼻音韵母字。 但到了普通话中，鼻音韵尾只剩下[-n][- ]两个，[-m]
归并到[-n]韵尾中去了。 从韵摄上看，这便表现为“咸”摄中的舒声韵（覃、谈、盐、添、咸、衔、严、
凡），被归并到了“山”摄中；“深”摄中的舒声韵（侵），被归并到了“臻”摄中。 如杜甫这首著名的
《春望》：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[ n]。 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[in]。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[in]。 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[an]。
“深”“心”“金”“簪”，全都是深摄“侵”韵开口三等字。 然而，在归并到臻摄之后，其韵母读音
又进而发生了分化，使得全诗的韵律显得很突兀。 不过，在闽南话中，至今仍完整地保存了[-m]
韵尾的鼻音韵母。以“侵”韵为例，除了帮组后读为[in]这一个别情况之外，全部都读为[im]。以上
四个韵字，在闽南话文读音中的韵母全部为[im]，这便非常和谐。 又如采用“咸”摄韵字的诗作，
杜甫的《晚晴》：
村晚惊风度，庭幽过雨沾[an]。 夕阳薰细草，江色映疏帘[i n]。
书乱谁能帙，杯乾可自添[i n]。 时闻有馀论，未怪老夫潜[i n]。
其中，“沾”“帘”“潜”为咸摄“盐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添”为咸摄“添”韵开口四等字，“盐”“添”
在中古可以通押。 “咸”摄的舒声韵，其韵母发音的分化并不明显。 不过，在闽南话的文读音中，
“盐”“添”二韵全部读为[iam]，无疑更为贴近唐音唐韵的古朴风貌。 必须指出的是，鼻音韵母的
归并，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诗歌韵律的协调。 从发音原理上看，收[-m]韵尾的鼻韵母，发音结束时
双唇紧闭，气息内收。 吟诵诗歌时，便容易造成沉郁回转，一唱三叹的效果。 而有些诗人在表达
类似的情感时，也就有意地选择“深”“咸”二摄的韵字。 而当[-m]韵尾的鼻音韵母被归并简省之
后，这种独特的风韵与意味也就再难寻觅了。
三、开合洪细，变化不大
与《切韵》音系相较，普通话韵母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变，那便是等呼系统的简化。 《韵
镜》《四声等子》等早期的韵图，将《广韵》206 韵按照主要元音与韵尾异同归为 16 摄，每摄又分
为开口呼与合口呼，呼下又分四等，这就使中古音系的韵母有了“两呼四等”的详细音类划分。
而到了普通话中，这种“两呼四等”的体系，已经被简化为了“四呼”，即开口呼、合齿呼、齐齿呼、
撮口呼。就对应关系而言，一般来说，中古的开口一、二等变为现代的开口呼，中古的合口一、二
等变为现代的合口呼，中古的开口三、四等变为现代的齐齿呼，中古的合口三、四等变为现代的
撮口呼。 其中，对于唐诗韵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“撮口呼”的出现，中古的合口三、四等字，原本
介音为[iu-]，在今日大量地读为[y]。 这便导致了许多采用这一部分韵字的诗歌，在今天变得不
押韵了。 这样的例子很多。 如杜甫这首著名的《春日忆李白》：
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[yn]。 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[yn]。
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[yn]。 何时一尊酒，重与细论文[u n]。
“云”“军”“群”“文”，全都是臻摄“文”韵合口三等字，由于等呼的分化，普通话中分化出了[yn]
[u n][ n]三个读音。 而在闽南话的语音体系中，始终没有产生撮口呼，以上四个韵字，在闽南话中
的韵母全部为[un]，读起来就非常和谐。这样的例子，在中古合口三、四等字中很常见。除此之外，
还有一些例外的例子。 如止摄的开口三等字中，也分化出个别读撮口呼的字。 在杜甫的诗作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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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暂时没有找到这样的例证。 但是，如唐代储光羲的《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》其八：
耽耽铜鞮宫，遥望长数里[i]。 宾客无多少，出入皆珠履[y]。
朴儒亦何为，辛苦读旧史[ ]。 不道无家舍，效他养妻子[i]。
冽冽玄冬暮，衣裳无准拟[i]。 偶然著道书，神人养生理[i]。
公卿时见赏，赐赉难具纪[i]。 莫问身后事，且论朝夕是[ ]。
本诗属于古体诗，押仄声韵，但押韵的原则并没有变。 “里”“史”“子”“拟”“理”“纪”都是止
摄“止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是”是止摄“纸”韵开口三等字，“履”是止摄“旨”韵开口三等字，当时都
可以通押。但是今天却产生了[i][ ][y]三个读音。关于止摄读音分化的情况，前文已经有过说明，
唯独“履”字今天的韵母为[y]，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。但是，在闽南话文读音中，这些字的韵母统
统为[i]，非常押韵。
必须提出的是，等呼体系变化之后，在闽南话中也存在读音分化的现象。 如遇摄中的“鱼”
“虞”两韵，在普通话中分化出了[u][y]两个读音，在闽南话中，则产生了[u]与[ :]两种读音。 如杜
甫的《寄高三十五詹事》：
安稳高詹事，兵戈久索居[y]。 时来如宦达，岁晚莫情疏[y]。
天上多鸿雁，池中足鲤鱼[y]。 相看过半百，不寄一行书[u]。
“居”“疏”“鱼”“书”，均为“鱼”韵合口三等。 在闽南话的文读音中，除了“疏”读为[s 44]，其余
三个字的韵母读为[u]。 “鱼”“虞”两韵，一般来说读为[u]；但在庄组后则读为[ ]。 当然，就总体情
况而论，闽南话的文读音系统，还是更多地保持了中古音等呼系统的原貌。
四、入声不消失，格律清晰
我们知道，近体诗通常押的都是平声韵。但是，即便是在近体诗成熟的唐代，依然有许多诗
人偏爱古体诗这种体裁，而古体诗的押韵规则，比近体诗要灵活得多。不仅可以押仄声韵，韵部
的转换也更为自由一些。其中，就有不少押入声韵的诗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与平、上、去三声相比
较，入声韵在发音上是非常有特色的。 由于在主元音的后面，加上了[-p][-t][-k]这样的塞音韵
尾，发音时气流突然被截断堵死，在听感上便显得短而急促，一发即收，正如明代释真空在《玉
钥匙歌诀》中所云：“入声短促急收藏”。这就使得入声韵的诗歌在吟诵的时候，语音特点非常明
显。 如柳宗元那首著名的《江雪》：
千山鸟飞绝[y ]，万径人踪灭[i ]。
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[y ]。
其中，“绝”“雪”是山摄“薛”韵合口三等字，“灭”是“薛”韵开口三等字，在闽南话的文读音
中分别读为[zuat4]、[biat4]、[suat32]。 全诗吟诵起来，给人以明显的压迫急促，戛然而止的感觉，正
好与诗中肃杀萧索的气氛相呼应。 由于这种鲜明的声韵特色， 不少诗人在抒发类似情感的时
候，便有意识地采用入声韵这种形式。在这一方面，杜甫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大家。如这首催人
心肝的《哀江头》：
少陵野老吞声哭，春日潜行曲江曲[y]。 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[y]。
忆昔霓旌下南苑，苑中万物生颜色[ ]。 昭阳殿里第一人，同辇随君侍君侧[ ]。
辇前才人带弓箭，白马嚼齧黄金勒[ ]。 翻身向天仰射云，一箭正坠双飞翼[i]。
明眸皓齿今何在，血污游魂归不得[ ]。 清渭东流剑阁深，去住彼此无消息[i]。
人生有情泪沾臆，江水江花岂终极[i]。 黄昏胡骑尘满城，欲往城南忘南北[ei]。
刘子立：略论闽南方言与唐诗韵律——以杜甫诗作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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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[1]为了比较的方便，凡是本文所援引的诗歌，皆在该诗韵字后标识其在普通话中的韵母。
[2]本文以厦门音作为闽南话的代表。
[3]“儿”“为”“宜”“知”，闽南话文读音分别为[li24][ui24][gi24][di44]。本文的注音，以《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》为准， 福建人民
出版社，1982 年 10 月。
[4]赵贞信：《封氏闻见记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2005 年，第 13 页。
[5]此处采用了唐作藩先生在《音韵学教程》中的结论。 《音韵学教程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 年版，第 95、96 页。
[6]陈第：《毛诗古音考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 年，第 7 页。
〔责任编辑 吴文文〕
全诗便全用入声韵字，其中“曲”“绿”，为通摄“烛”韵合口三等字，王力先生拟音为[ǐwok]；
“色”“侧”“翼”“息”“北”，为曾摄“职”韵开口三等字，拟音为[ǐ k]；“勒”“得”，为曾摄“德”韵开口
一等字，拟音为[ k]；“极”为咸摄“叶”韵开口三等字，拟音为[ǐ p]。 其中，“职”韵与“德”韵原本就
可以同用；而古体诗对于押韵的规则要求并没有那么严苛，故收[-k]尾的“烛”韵，与“职”“德”二
韵也基本和谐。除此之外，如杜甫描写幽谷佳人的《佳人》（“绝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。自云良家
子，零落依草木”），以及带有宏大诗史性质的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（“杜陵有布衣，老大
意转拙。许身一何愚，窃比稷与契”），也都采用了入声韵字，诗义与韵律，可以说配合无间。这也
说明了诗歌虽是文字的艺术，但音韵配合巧妙的话，往往能生出音乐般的美感，使得诗篇打动
人心的力量更为出色。而不仅仅是唐诗，许多押入声韵的宋词，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形，如陆游
的《钗头凤》、岳飞的《满江红》等等，概莫能外。限于篇幅，此处不能一一援引。然而，在今天的普
通话中，入声韵已经彻底消失了。这些诗词也由鲜明的促声韵，转而变成了阐缓的舒声韵。诗人
竭力塑造的那种气氛韵味，也随之失色大半。 虽然如叶嘉莹提出，在念诗词中的入声字时，姑且
将其念成去声，以期求得古人声韵的仿佛。 但“分明哀远道”的去声，与急促而收的入声，终究有
着很大的区别。 而除了韵律的龃龉、失真之外，入声字的消失还带来了一个问题，那便是使得许
多诗今日念起来平仄失调。 还是以前引杜甫的《薄暮》一诗为例：
江水长流地，山云薄暮时。 寒花隐乱草，宿鸟择深枝。
旧国见何日，高秋心苦悲。 人生不再好，鬓发白成丝。
就格律而论，这是一首仄起仄收，首句不入韵的五言律诗。 诗中“薄”“择”“国”“日”“不”
“发”“白”都是入声字。 当普通话中入派四声之后，像“日”“不”“发”今天读为去声，与入声同属
于仄声，诗歌的平仄不发生问题；但“薄”“择”“国”“白”等字今日读为平声之后，便打乱了律诗
平仄的规定。 如“宿鸟择深枝”“鬓发白成丝”两句，原本的平仄是仄仄仄平平；“择”“白”读为阳
平之后，变成了仄仄平平平，便有“三连平”之嫌。 而可贵的是，在今日闽南话的文读音中，依然
完整地保存着 [-p]、[-t]、[-k]三套入声韵尾，并与《切韵》音系有着相当高的一致性，如择读为
[dik4]，白读为[bik4]。故而这种平仄失调的问题，在在闽南话文读音中并不会出现；而用文读音朗
诵唐诗，更能在很大程度上找回这些诗作的古雅风貌。 诚如陈第在《毛诗古音考》序言中所云：
“时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转移，亦势所必至”[6]。 而保存了许多唐音唐韵的闽南方
言，正是我们重新涵咏体会唐诗的宝贵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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